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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95 至 1937年间，一些传统文人或为亡命，或为应聘教学，或为视察，或为旅行，穿梭于两岸之间，留
下了不少以“之台湾”和“之大陆”命名的诗歌作品。 此类诗歌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大陆旅台文人在台期间的
诗作，也包括一些内渡文人以“之台湾”为题首写的诗作。 另一类是台湾传统文人创作的以“之大陆”为题首的诗
作。这两类诗歌记载了日据下台湾人民殖民地生活的苦难，呈现了两岸历史文化交流的面貌，承载了知识分子深
厚的民族情感。
关键词：“之台湾”诗； “之大陆”诗； 历史文化交流； 民族情感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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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与交流：两岸“之台湾（大陆）”古典诗研究（189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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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目中“之台湾”的原义是“往（到）台湾”，“之台

湾”诗就是赠送某人到台湾的诗歌。 日据时期很多诗歌的
题目都有这三个字，也都是这个原义。 如丘逢甲写的组诗

《送颂臣之台湾》， 八木善之助的 《送久保天随先生之台
湾》。 与之相仿的有“之大陆”诗，如赖和的《送虚谷之大

陆》，周定山的《将之大陆感赋并留别诸亲友》。台湾学界从

50、60年代始对台湾古典文学的研究越来越活跃。然而对
海峡两岸文人的“之台湾”和“之大陆”诗的研究，目前为

止，台湾学界还少有专题文章深入探讨。 笔者所掌握的资
料中尤以廖雪兰教授的博士论文《台湾诗史》［1］对此作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 文章中介绍了章太炎、梁启超、梁令娴、
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诗歌，但没有专门介绍以“之台湾”为题

首的作品，都是大陆文人旅台期间的诗作。 而对于“之大
陆”诗歌的研究则几无人提及。 19世纪 80、90年代，在台
湾土地上，“甲午战争深刻的历史灾难，使台湾人民在自己
的国土上沦为下等‘国民’，他们的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

伤。 ”［2］但是两岸在此背景下的历史文化交流并没有割断，

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血脉相通。本文之所以把“之台湾”或
“之大陆”三字从题目中单独抽取出来并作单独的文类研

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方面，此类
诗歌的大量存在，证实了既便是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也没

有完全割裂两岸传统文人的跨地域文化交流和互动，呈
现出浓厚的中华文化的精神风貌。 另一方面，此类诗歌具

有旅行文学中的空间地理学的意涵， 又深刻蕴涵了两岸

传统文人共有的“乙未割台”后的历史和民族情感。 本研

究将从两岸文人的传统诗歌入手，从学理层面总结日据时

期两岸传统文学的互动与文化融合，对促进当前文学交流
有其现实意义。

一

大陆旅台文人在台期间，或对自己的学术、政治生涯

感叹，或对台湾的局势悲慨，或寄情于各地景致，或感时感
物抒怀都写下了不少“之台湾”诗作。这些“之台湾”诗作呈

现了大陆文人在日据时期与台湾的历史文化交流，且真实
而深刻地表达了在台湾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所引发的民族

情感。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于 1898年 12月 7日任 《台湾日

日新报》的记者。因言语激进，反清意识浓厚，见忌于朝廷，
于 1900年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介绍给台湾民政长官后
藤新平，赴台避难。 避难期间章太炎写了三首“之台湾”的

诗歌，在空间地理学上意为在台湾期间写的诗歌，在学理
层面上是大陆文人对台湾在日据时期的创伤引发民族情

感的诗歌，同时也是两岸在日据时期交流的重要见证，是
两岸民众共同的民族情感记忆。 台湾被日本占据后成为

亚细亚的孤儿，由此对两岸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不仅在台
湾充盈更是对大陆文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章太炎的三首

“之台湾”诗歌便是大陆文人在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后，用
诗歌表达出的受创伤的民族情感和两岸历史文化交流共

同的历史记忆。 太炎于 1900年来台，翌年归国，寓台数
月，时与台北人士过从，互相酬唱，以寄幽思。 ”［3］陈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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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遗室诗集》里有七言绝句《岁暮怀人（吴彦复章太炎）》

云：座上当年识孟嘉，寄书闻我出京华。 北山憔悴太炎老，
说士曾经众口哗。 ［4］连横 1924年创刊并主编的《台湾诗
荟》辑录“太炎诗录”十二首，寓台数月间，太炎诗作仅三
首，但可见他的“心理构图”，即对过去台湾经验与印象的

记忆集结。
《饯岁》①是章太炎在玉山吟社上吟咏的诗作之一。 当

时章太炎加入玉山吟社吟唱，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日本

1895年据台后，随后来台湾的日人中，具有汉学背景的甚
多，包括官员或任职于报社的职员，他们组织了不少诗社。

玉山吟社成立于 1896年， 是日人在台湾最早组织的诗
社。 主要由加藤雪窗、水野大路、土居香国、馆森袖海等二

十余人成立，其后章太炎、台人李石樵、陈淑程、黄植亭等
加入。 时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的章太炎，因为在日本殖

民当局的机关工作，在日官手下做事，一旦上司有吟诗之
趣，便也侧身诗社以共欢。 日本文人官僚以传统诗文吟唱

来拉拢传统文人， 造成了日据时期台湾传统文坛的复杂

情状。 《台湾日日新报》的主编籾山衣洲是玉山吟社的成
员。 “章太炎到台湾不久，曾致书原《时务报》经理汪康年，

告以在台情况，提到‘文士在此者，以法院长水尾晚脆、报
馆主笔籾山逸、督府小吏馆森某位最’。 籾山逸、即籾山衣

洲，他和水尾晚脆都是玉山吟社社员，章氏也参加唱和。馆
森某，即馆森鸿（子渐）。 他们‘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或

者因学术研究上有近似处， 或者因这些日本友人中如馆

森鸿表彰日本明治维新人物，‘叙述中兴诸贤’， 有一定共
同点，从而诗文酬酢，彼此相善。 ”［5］但是在和日人诗歌唱

和的过程中， 章太炎写的三首诗歌是带着自己浓厚的民
族情感应和的。 虽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需和日人交往，但

在诗歌中章太炎抒发了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痛。
《饯岁》 ①一诗章氏写了自己当时避难台湾的状态和

心理感受。 诗中作者写到“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表达
了诗人在台湾期间对中原一片荒凉的感叹。“今我行江汉”

里的“江汉”是张之洞所居之地。章太炎在武汉的时候受张

之洞器重，张之洞曾经招募章太炎去江汉。 诗句中还用刘
荆州美称张之洞，表明张之洞像刘荆州一样会识才。 但是

当时章氏并没有真正得到张之洞的重用， 张之洞只是利
用章太炎。这其中即暗含着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

的相似处境。 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机关工作，他不得不做出
表面上的相善行为，诗文酬酢当为相适一举。 章太炎在诗

歌中间接抒发了民族情感，是对历史文化的文字记忆。 诗

句中的“迷阳”出自《庄子》，指荆棘、坎坷之路。意思即为当
时去江汉重重的荆棘之路，暗指台湾受创伤的殖民之路。

诗末作者转为对人生寿命短暂的感叹， 也是对自己前半
生因历史和现实所遭受的创伤的真实民族情感。 “不作彭

殇念，吾犹恋楕球，短长看日夜，身世等蜉蝣”，诗人言，虽
然他不知道人生的寿命，但是他还恋台湾。 这其中也透露

了作者对生命短暂的无奈和对自己还未施展志向孤身在

台湾的遗憾和悲痛。 末句“残鬓睢阳恨，余生逝永浮，青阳
东国作，春又满蛉洲”中“青阳”是春天的意思，“东国”与

“蛉洲”都是指台湾。 作者希望台湾是春天的开始，春天布
满台湾之地，也暗示自己内心的台湾之春，亦是作者避难

在台湾的真实历史情感写照。 作者也希望自己此时在台
湾是新的希望，希望中原的荒凉不会蔓延到台湾。

1940年后延续汉学命脉的书房和诗社都在日本总督
府的控制之下， 前清遗留下来的教育机构被日本高压和

怀柔的双向统治策略严格控制而导致无法生存。 但是两

岸的文人在此情境下并没有停止延续汉学的举动， 台湾
来大陆的文人和大陆去台湾的文人都在积极交流唱和，

互相慰藉，以寄托民族情感。章太炎在诗末写到“吾犹恋楕
球”、“身世等蜉蝣、余生逝永浮”也是由自身处境引发的对

日本对台湾残酷的殖民统治的悲痛民族情感抒写。
章太炎的另一首寓台诗歌为《玉山吟社席上即事》，②

诗人用王敦的典故“唾壶击破”引领全文。 王敦最喜欢吟

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也是作者的心声。 王敦常常
造反，用玉如意敲唾壶，作者用此意象表达了心中的愤激

不平。 这是另一种对心中所受创伤的民族情感的历史反
抗。此时，台湾已属于日本的殖民地，正如破碎的壶，有了

斑斑的残迹和不可收拾的局面。“弹指苍茫景物更”一句，
指国事的变幻。风云变幻下，国势危急，魂断心惊。 “满地

江湖吾尚在”意指只剩诗人在台湾孤独。 把台湾的现状
和席上即事很好的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又形象，也可看

出章太炎对历史和现状所受民族情感创伤的深切感怀。

“棋枰声里俟河清”，正道出了诗人在下棋声里等待天下
太平，呈现了悲凉声中的渺茫之态。 等待历史改革的光

明和希望，寄托自己对两岸国事不安的民族情感，是诗人
借题讽喻的初衷。

在玉山吟社所作的第三首诗歌《寄梁启超》，③章太炎
用了《诗经》、《长杨赋》、《墨子》等先秦、汉代的文学作品里

①章太炎《饯岁》（玉山吟社课题席上分韵）：狂走上城隅，城隅无棲翼，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昔我行东越，道至安溪穷，洒

泪思共和，共和在海东，谁令诵诗礼，发蒙成奇功，今我行江汉，候骑盈山邱，借问杖节谁，云是刘荆州，绝甘属朝贤，木瓜为尔

酬，至境盤盂书，文采讙田侯，去夕不复顾，迷阳当我路，不作彭殇念，吾犹恋楕球，短长看日夜，身世等蜉蝣，残鬓睢阳恨，余

生逝永浮，青阳东国作，春又满蛉洲。

②章太炎《玉山吟社席上即事》：唾壶击破转心惊，弹指苍茫景物更，满地江湖吾尚在，棋枰声里俟河清。

③章太炎《寄梁启超》：秦风号长杨，白日忽西匿，南山不可居，啾啾鸣大笛，河图日已远，鸱枭日以怒，安得起槁骨，掺去共驰

步，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北，鉴皇宆黎庶，均平无九服，顾我齐州产，宁能忘禹域，击磬一微秩，志

屈逃海滨，商容冯马徒，志在除纣辛，怀在殷周世，大泽岂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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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象来表达身处的历史困境和心中对民族有光明前景

的坚持。“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
北”正恰切的道出了作者自己的困境：在受历史的创伤下

两岸都无处可逃的忧虑的民族情感。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
《清议报》，章太炎表示支持，并把新撰诗文寄去发表。梁启

超认为“应以译述政书为第一义”，章太炎以为“哲学家言
高，语进步退化之义，也未始不急”。 他又录《艾如张》诗以

赠，题为《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可见他对康、梁无任依恋，

不胜缱绻。“顾我齐州产，宁能忘禹域”，表达出了诗人对故
土的思念和热爱，希望团结身边包括康、梁等志士为朝廷

效命。 虽然章氏此时无奈只能“志屈逃海滨”，台岛之地却
也容不下诗人心中的抱负。 至此，诗人的民族情感大发：

“商容冯马徒，志在除纣辛，怀在殷周世，大泽岂无人”，诗
人自喻“商容”（商容是《封神榜》中殷商的丞相，因不满纣

王的暴政，辞官回乡，后姜王后遭纣王所害，商容因为两位
王子的求情还不能得到纣王的宽恕，就自尽了），是明确的

表达自己有坚定的革政信念，宁死不屈的革政意志。 所以

诗中“志在除纣辛”，是作者借商容的遭遇和抱负来寄托自
己的壮志。“怀在殷周世，大泽岂无人”，是诗人给自己留有

的前途和信心，也是一种坚定的对政变胜利、对民族抱存
希望的信念。 此诗是身处台湾的作者内心失望又不甘心

的民族情感抒写。诗人大肆宣泄，不无对台湾文人的警醒。
章太炎在诗中对台湾所受殖民统治的多层民族情感有着

深刻和真实的抒写：他们内心失落但是又不甘于现状，虽

然对祖国抱有希望但是又怨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这正表
明了知识分子用文字交流的历史手段来传递难以名状

的、复杂的民族情感。

1909年春天林献堂携长、次二子前往日本东京就学，
在即将回台的途中，往访梁启超于神户住所，并邀请梁启
超到台湾访问。 次年（1911）辛亥春，梁启超得伊藤博文之
介绍，偕同女儿令娴、好友汤觉顿应雾峰林家等台湾遗老
之邀至台。 在台期间，梁启超多次和林献堂为首的栎社诗

人相互酬唱，进行了历史文化交流，表达出了自己的民族

情感。 1911年旅台的两个月间，任公诗词多达 101首，其
中诗 89首，词 12首，合集为《海桑吟》。其中有许多沉郁悲
凉之作， 记录了台湾日据时期所受的创伤历史和任公心
中难以排解的民族情感， 表达了任公对台湾处境的哀怜

和无奈。任公到台湾，受到了上等的待遇。不仅在台北，在
台中时中南部的文人也聚集宴请， 进行以任公命题定韵

的唱和。 由此可以发现，两岸传统文人在日据时期的历史
文化交流的广泛性， 他们心中共同的民族情感的集结需

要借助诗歌来进行抒发和互相慰藉。 虽然日本侦探在唱

和之地四伏， 但是仍旧减少不了台湾文人的热情和对任
公的敬仰。 任公抵达台湾之夜，在台北的荟芳楼受台北遗

老百余人招宴，宴上赋《三月三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
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敬赋长句奉谢》云：劫灰经眼尘尘改，华

发侵颠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
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纪

残春。

此诗是梁启超在台湾被日本占据后赴台文化交流写

的“之台湾”诗歌。全诗是对台湾现状的创伤历史叙事和沉

痛的民族情感抒写。“任公宛如民族使节，来台抚慰饱受异
国凌辱十七年之替罪羔羊，台胞恰似迷途逢亲千愁万古，

一吐为快，林痴仙和诗云：披云赌青天，慰我饥渴肠。 任公
之一言一行，均足发溃振聋。 ”［6］此诗为避日人侦察，委婉

含蓄。 任公郁结之胸怀，借诗发泄。 诗社诸遗老领袖在梁

氏的带领下， 亦以诗抒发心中被殖民之创伤的悲痛与对
故国之思的民族情感。 台岛各方人士也借此时机大肆酬

唱，以此抒发心中所受创伤的抑郁和痛恨之情。 最使台人
大为流传的乃为任公在台中雾峰以“追怀刘壮肃公”为题

的古风。 全诗长达 620字，对刘铭传的感念发之肺腑。 还
有仿白居易的“秦中吟”作的《垦田令》。任公把民间生活的

疾苦，无田地的惨状真实地诉诸于诗。 纪实式的叙事是一
种对百姓受历史创伤的痛苦所发自心底的哀叹， 更是对

日本当局的强烈的民族情感控诉。 来自民间的对真实历

史记忆的纪实性记录是对创伤历史最强有力的回应。
王明珂说“一个民族，常以共同性的仪式或建立永久

性的实质性纪念来加强集体记忆， 甚至是以历史教育来
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 ”［7］任公用诗歌的历史性教育

来传递台湾受创伤的民族历史情感。 日据时期诗人们遭
逢割台之变局，感怀时运之不济，发为吟诵，以对外来统治

者表示抵抗。 任公此诗既激发了台人的民族意识，也影响

了以栎社为代表的台岛诗风。 栎社自任公来台赋诗之后，
诗风渐为直白，更为真实的反映民间生活，也更强烈的表

达出了民族意识和对汉文化维系的用心， 遂也更招日人
的警惕甚至诗社的活动也受日本总督府控制。 任公对创

伤的历史真实的民族情感抒发对栎社影响深远。 诗中“破
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已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文

人自勉的常说词。 可见任公之诗对台湾社会影响范围之
广。 任公在《东归感怀》中对清廷的无能，以慈禧为首的顽

固派对维新的破坏， 使台湾落入日本残酷的殖民宗主国

之手，表达出了极度失望。 正如诗中所说“蹉跎负尽百年
心”，任公一方面对清朝统治者表示无奈，另一方面亲眼目

睹了日本殖民者对百姓的残暴， 也表示出了极度愤怒的
民族情感。 《拆屋行》记载了日本惨无人道的罪行：麻衣病

嫠血濡足，负携八雏路旁哭；穷腊惨栗天雨霜，身无完裙居
无屋。 百姓被强拆屋予的惨状历历在目，凄苦的生活场景

让人扼腕叹息。 任公乃秉笔直书，记录了日本不可逃脱的
历史罪行。 诗歌是历史的真实见证，是维护民族集体记忆

和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 也是对历史文化交流诠释

的重要文化类型。

二

哈伏瓦斯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仍然具有支配

未来的权力”。 ［8］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告诉我们，历史记忆是

一种社会和民族的行为，作为传统的文人，他们强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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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表达民族情感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诗歌记录真实的历

史。他们组织各类诗社，互相吟咏唱和，以发泄对祖国的思
念和表达愤慨的被殖民的民族情感。 赖绍尧和傅锡祺便

是日据时期台湾传统文人的代表， 他们用诗歌记录了台
湾文人对祖国大陆的民族情感记忆。

赖绍尧，字悔之，彰化人。 日本据台时曾功名断绝，内
心无比的悲哀， 他压抑心中隐藏着的巨大民族矛盾与日

本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想要维持仕绅的地位，曾任大村

庄（今彰化县大村乡）区长。但最后始终无法解决自己内心
的苦难，死因据系自杀。 赖绍尧的诗歌便由此人生的中心

失落点扩散和凝聚。 社会生物学家道肯斯曾说到人类的
社会行为中为群体牺牲的社会性。 赖绍尧为了失落的民

族情感，在经历巨大的创伤后，通过道家之道找到精神的
最终皈依。 傅锡祺有七言律诗《哭悔之社长》赠之：骚坛盟

主饮中仙，诗酒清狂二十年；谁料素娥偷药夜，恰当长吉断
魂天！ 珠玑错落题襟集，风雨苍凉宝剑篇，弹指香山余五

老，披图眉宇重凄然！ ［9］由诗可见二人感情深厚，悔之之死

乃让同仁惊恸。 悔之以诗名世，有《悔之诗草》，录于《台湾
诗荟》中 16首。 其中与林痴仙、林幼春等栎社诗人唱和的
占大多数。如《闻林十痴仙归自沪上喜寄》、《次韵幼春打墩
见寄之作》、《即席与痴仙幼春咏怀》、《得幼春书却寄》、《送

雅堂游京滨》、《台中访傅鹤亭陈枕山二君》等。可见悔之与

栎社诗人相交甚笃，共同醉心于诗，借诗以寄托牢骚抑郁。①

“其诗作多写处身日本统治下个人进退的冲突矛盾，兼具

豪放旷达与柔媚婉约风格。 ”［10］其与栎社诸诗友唱和之诗

多感慨悲愤与无助之辞， 也表露出了对大陆根源之地的

幻想和向往。
《送献堂旭东如祯三君之中国》 ②便是赖氏对林献堂

等三诗友将赴大陆的感怀作品。作者借用庄子中“鲲鹏”的
自由来反衬自己所受的创伤和不幸。 “飘然、御风游、渺千

里、隘十洲”都是诗人渴望和林献堂诸位一样自由地赴大
陆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对生命归根之地的向往，对人性

本真的蕴涵探求，对心性的文化溯源，都表达了诗人渴望

回到祖国并希望像庄子一样有自适超然的人生境界。 赖
氏对庄子艺术的阐释正适应了日据时代台湾文人所受内

在的心理创伤而体现的民族情感的心理需求， 其对自然
之思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性情、风骨、文气的见解上。

“年来我亦伤幽废，欲附沧溟泛钓舟”正是对庄子精神的深
沉写照。 诗中的想象都是根据庄子中的意象延伸出来的。

他所学的四书五经在日据时期无法得到更好的利用，在
科举上也无法如意，造成了他在精神上的极度失落。 诗中

说“年来我亦伤幽废”正是此种心境的表达。然而作者深谙

庄子之道，“欲附沧溟泛钓舟”， 来转移他对科举对功名的
渴望。 这并非是受创伤后的自我藐视和自我放逐，而是一

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这境界也是由根源之地，即对大陆的
向往所生的。 作者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大陆上。 “在庄子

看来，万物都处于‘无我’（即无自性、无自我规定性）的状
态。只有进入‘道’的境界，万物有了自己的归宿，‘物化’过

程才会完成。 ［11］赖氏对庄子之道的阐释即体现了“物化”就

是对自然的真正归属。 化之物与物本身的特性即自然的
双重属性。 二者之间的转化就是庄子之道的真正内涵，自

然就是其中的支柱。 而文化乡愁和民族情感的表达和皈
依正也需要自然所提供的根源之地。 这也正是中国的文

化生命和生存景观。 大陆是日据时代台湾文人向往的逍
遥之地，更是心灵的皈依之地。 “1895后台湾完全与中国
分离，受日本文化影响更大”等相关论调便无立足之地。以
赖绍尧为首的诗人心中的归属便是故国的乡土和文化。

在他们的诗歌中皈依道家亦可证明。 此首《送献堂旭东如

祯三君之中国》诗中，诗人借林献堂等人赴大陆之际，借用
庄子的道家思想表达自己内心对自由对祖国的强烈渴

望，是对故国思念的真切而深沉的民族情感抒写。 诗歌里
除了借用《逍遥游》的鲲鹏之外，作者还用了鸾凤（天空）、

海洋（泛舟）宽广的意象，更进一步说明了诗人希望有用武
之地，希望祖国能有宽大的胸怀让自己施展。 赖氏等创立

的诗社命名为“栎社”，此名乃透露了日治时视己为无用之

文人内心无限的凄凉， 和台湾人民对自己身份认同感的
极度失落的民族情感。赖氏诗作，除了和栎社诗友唱和外，

还有一些写景诗， 如 《秋怀二首》、《秋尽》、《冬日登八卦
山》、《岁暮杂感四首》等。其诗句凝炼，感情真挚。诗人向自

然倾诉自己的心思， 谦和的思绪中透着淡淡的哀伤和对
台湾处境无奈的民族情感。最后“且向斜阳听好风”一句道

出了作者对自然和自由久违的向往， 亦即对回归祖国的
期盼。

1922年“栎社第一集”刊行时，社长傅锡祺之序文称
“沧海栽桑之后，我辈率为世所共弃之人，弃学非弃人不
治，故我辈以弃人治弃学。”［12］一种无奈但又不甘的心情跃

然于上。 淬炼诗文是栎社的目的之一，但是以栎社为载体
互相抚慰故国之思却也为殖民地文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

特别是读书氛围。 赖氏在诗中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和想
往，视大陆为万里河山任逍遥的地方。 他也把政治和文化

的双重乡愁寄托在了庄子的自然之道上。 在他对自然之
思中，庄子“至游”、“神游”的逍遥心态对他精神状态的影

①宋泽莱.台湾文学三百年［M］.台北：印刻出版社，2011.193.据连横收集其遗作共得 66首。 后来连氏将《悔之诗抄》与林痴仙

《无闷词抄》合称《赖林二子诗词》，编入《雅堂丛刊诗稿》中，但并未出版。 1987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将其影印出版，目前经龙

文出版社重新整理影印，收入《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三辑第九册中（与《肖严草堂诗抄》、《厚菴遗草》、《南村诗稿》合为精

装一册）。

②赖绍尧《送献堂旭东如祯三君之中国》：低首樊笼貉一邱，飘然忽作御风游。 鲲鹏变化渺千里，鸾凤翱翔隘十洲。 大海珊瑚

凭网取，小山丛桂漫淹留。 年来我亦伤幽废，欲附沧溟泛钓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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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使他深居诗文中而不愿于黑白不清的政治中沉沦。 “大

海珊瑚凭网取，小山丛桂漫淹留”的乡土情怀让诗人到达
“游”的精神解放、“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使他返回

“虚、静、明”的无己本真之途。然而这是对时代的无可奈何
和对不可到达的路途的另一种民族情感的诠释和期待。

这其中是悲剧色彩笼罩下的阴霾所产生的对人生的另类

逃避。 诗中也透露出了诗人极端忧郁的民族情感，“凭网

取，漫淹留”本身就是无法达到的状态，作者在幻想，冥冥

之中在暗示着作者真正的归属。 虽然以“之大陆”作为幌
子， 但是真正的是要返回人生的终极之地即道家所宣扬

的自然。这也不难看出诗人自杀的原因了。正如道家的至
道， 适己之适和适人自适的全其心性让世俗化的倾向放

之形外， 也展现了一种对真正生活状态的向往和皈依及
对真正人格的好尚。 赖绍尧对创伤时代、对创伤人生深切

的体验，强烈地言说着中国文化中道家的至道。 这是对人
生悲苦的深层体验后而到达的放逸之至极也是最高的人

格之美善。 日据时期，台湾传统文人面对创伤的民族情感

时用中国文化来排解心中的苦闷和无助。 两岸交流的人
事对作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慰藉回归故土的思

愁还是安抚对祖国之思的期盼， 作者借助了道家文化透
彻的表达了出来。 对道家至道的体认就是日据时期文人

悲苦的民族情感的最好归宿。 赖绍尧《送献堂旭东如祯三
君之中国》中通过娓娓诉说的道家文化寄托了民族情感，

也是对祖国文化深谙的最好见证， 是日据时期两岸文化

交流的重要历史记录。
台湾之有栎社，自林痴仙始。 栎社成立于 1902年，为
台湾改隶后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诗社之一。傅锡祺 1906
年加入栎社。 傅锡祺加入栎社后长期负责该社活动联系、

社员资料整理与记录、基金保管与运用等重任，是该社灵
魂人物。①1940年代，日本统治末期，栎社第一代成员已凋
零殆尽，傅锡祺与林献堂两人试图重振栎社声威，召募原
社员的子弟门生加盟。 傅氏并定期到雾峰为年轻学子讲

解史记、教导汉诗写作，目的在希望延续汉族文化传统，可

见他对祖国深厚的民族情感。 他的一生见证了栎社的兴
衰，也是台岛文人复杂的民族情感的诠释。

《送少侯同社之大陆》②收录在傅锡祺的《鹤亭诗集》
里，写于 1927年。 是年新筑茅舍于潭子帝国制糖工场东
边。少侯乃锡祺之社弟。此首“之大陆”诗歌，是傅氏对社友
的寄托， 也是内心对赴祖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下的民

族情感抒写。 和“之大陆”诗相仿，当时傅氏也有“之日本”

诗。③一方面是友人间的不免唱和，一方面傅氏在诗中表达
了自己壮志未酬和孤身无依的感慨， 更重要的是表达了

作者对祖国大陆的幻想和期待的民族感情。 不管是“之大
陆”诗还是“之东都”诗，作者频频使用祖国大陆的风土人

情作为意象，如“吴越、黄河、吴风、秦火、蓬莱、归乡”等，透
露了作者对祖国的向往。 诗中萦绕着台湾被日本统治的

悲剧氛围。虽有“送行、劝学”的意味，但是最终都希望他们
为祖国效力。 作者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使诗歌充满着无奈

之情，“定知归梦绕吟笺”，是作者对自己唯一的希望，希望

自己能用诗歌为祖国保存文化。归梦无期，吟笺可续。 “定
知”一词加深了全诗的悲痛的民族情感色彩。 诗人更加坚

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且一定会付诸实践。 这是诗人给
自己的承诺，也是给同社诗友的见证。 不管是“之大陆”诗

还是“之东都”诗，傅氏都是用了自己对祖国的真情，这也
是诗人对历史的民族情感记忆。诗中用词真切，平易近人。

“富士山、樱花”等东都的物象是诗人借用以之暗示了当时

被殖民的现状和无奈之情。 “早将新智识， 归飨旧亲朋”、
“故里欲输新学入，客囊还检旧书温”便是最好的说明。 汲

取东都的新知识也不忘祖国的文化， 用新知识最终亦是
为祖国做贡献。 “南游吴越北幽燕，鹢首先东向日边。富士

山高安似昨，黄河水浊甚于前”诗句中，“向日边”一语是双
关，虽然当时台湾是在日本的统治下，但是总会有光明的

一天，总会有朝向太阳回归祖国的一天，作者用尽心思表
达对祖国期望的民族情感。 可见作者心中有无限的愁思

①傅锡祺.栎社沿革志略［M］.附注：自傅锡祺 1906 年加入栎社之后，便负责该社基金之实际收支、保管，并将基金存在银行，

以赚取利息，提供诗社活动之用。 1917年接任社长之后，仍然持续负责此一重任，保管该社基金前后长达 40年之久，推测应

该是他的个性谨慎持重，获得全体社员的信赖所致。1946 年傅锡祺去世后，栎社基金储存在彰化银行的存折，大约在 1950

年代由傅锡祺长子傅春魁转给叶荣钟保管（根据叶荣钟家属保存的信函可知）。 目前叶荣钟家属已将相关书信及栎社基金

存折捐赠给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笔者 2006 年曾在该馆查阅过。另外，傅锡祺家属目前仍保存由傅锡祺以工整毛笔书

写的《栎社金钱出纳账》一册，记录时间从 1906 年到 1946 年，长达 41 年。 至于栎社社员进退、死亡数据的记录保存，以及

诗社活动的联系通知，也都是由他负责，从其家族保存的栎社史料可以确定。

②傅锡祺《送少侯同社之大陆》：南游吴越北幽燕，鹢首先东向日边。富士山高安似昨，黄河水浊甚于前。有心所至饶枨触，具

眼微闻着贸迁。 热闹钵声忘不得，定知归梦绕吟笺。

③如《送仲衡游东京》（其一）：环球智识日求新，耻作辕驹老此身！ 君去乘风酬壮志，我来折柳赠行人。 孤帆匹马天涯远，黄卷

青灯客里亲。上野樱花开未了，入都犹及见残春。（其二）诗：盛传文物萃皇居，为借他山别故庐；人效吴风新断发，地多秦火未

焚书。殊方父子欢相聚，绝岛亲朋惜暂疏。缥缈蓬莱何日返？三千弱水放船初。 （其三）诗：容易轻装便出门，壮心肯为利名昏？

一船琴剑航神户，三月莺花别大墩。 故里欲输新学入，客囊还检旧书温。 同舟难逐林宗去，卖赋惭余滞兔园！ 还有《送少舲游

学东都》诗：壮岁起担簦，长风浪几层！ 径抛三寸管，奋作九霄鹏。 绝岛寻徐福，仙舟伴李膺（谓林君阶堂）。 早将新智识，归飨

旧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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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限的悲痛即受着无限的创伤， 仅能化作诗句以示忠

心。 诗中还表明了无奈向东都去学新知识的想法，所以诗
人时时在诗中对后辈叮咛不忘乡朋，不忘旧温。 这同时也

表明了作者开明和先进的一面，傅氏并不固地自封，虽然
时局是创伤的悲剧， 但是要向东都吸取新学改变悲剧的

境况。 虽然自身无力，但是也要用自己能做的“吟笺”一举
为祖国效力。 诗中的创伤色彩是对自身无能的悲痛感触，

更是对祖国江山沦落到此境深沉痛恨的民族情感。

三

诗歌与历史的对话在两岸传统文人的共同努力下不

断深化，两岸的传统文人不断交流、不断扩大历史的影响

力。民族情感的历史记载不仅是“一位生活的老师，它还是
一面特殊的镜子， 是苦苦寻觅以辨清个人和集体身份不

可或缺的一面镜子。 老牌的殖民者由此丧失了他们的帝

国，古老的民族也从殖民的噩梦中醒来。”大陆文人章太炎
的赴台诗和梁启超旅台的《海桑吟》，它们都记载了台湾在

日据时期所受创伤的民族情感。 都真实且深刻的反映了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所受的苦难和被殖民的惨状，也

是两岸传统文人在日据时期深入交流的历史见证， 同时
也表达了大陆传统文人在日据时期对台湾人民的深切关

怀和对自己力量弱小的无奈之情。 赖绍尧和傅锡祺具有
代表性的“之大陆”诗歌亦共同体现了台湾日据时代与大

陆在诗歌上进行的历史文化交流， 寄寓了悲痛的民族情

感。 他们想往祖国的山川，却无法赴之共赏。 他们对祖国

有满腔的期待却只能卑微地等待光明。“之大陆”诗表达了
他们的心声，也记录了历史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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